




政事务 “准其专折奏事”， 与福州将军、 闽浙总











同治六年 ﹙1867年﹚ 六月十七日， 沈葆桢丁
忧释服后到马尾履任， “遵旨刊刻木质关防， 文
曰 ‘总理船政关防’， 即日开用。” 沈葆桢认识到
创办船政局制造轮船对海防建设的重要意义， 一
再强调， “创造轮船， 关系至巨”， “船政关海防
大局”， “船政关系海防根柢”， “船政与海防相
表里”。 他充分估计到肩上担子之重， 完成任务之
难， 决心 “竭尽愚诚”， 体朝廷为自强 “创百世利
赖之盛举 ” 苦心 ， “勿以事属创行而生畏难之
见”， 沉下心办好船政。
船政创办7年后， 闽局 （注： 福建船政局简称
闽局、 船政、 闽厂） 与日意格等签订五年合同期
满， 船政要不要续办下去？ 沈葆桢奏请闽厂轮船
应续行兴造， “以利海防”。 他写道： “似不如仍
此成局接续兴工， 在匠作等驾轻就熟， 当易告成，
而厂中多造一船， 即愈精一船之功； 海防多得一






改进和提高， 认为造船技术要 “精益求精， 密益




摘 要： 沈葆桢的职务经历， 使他成为承担同光年间的海防和海军建设重任的封疆大吏之一， 他有诸
多关于海防和海军建设方面的思考及实践， 并产生了重要作用和深远影响。 沈葆桢的海防和海军建设思考
主要是在总理船政、 渡台办防、 督办江防时期， 其提出的建议和主张， 具有时代现实性、 爱国性、 进步性
和实践性； 其取得的一些实践成果， 为中国晚清的强军固防作出了重要的、 值得怀念的贡献。












FU JIAN SHI ZHI
福州宫巷沈葆桢故居
“有船不能驾驶， 与无船同。” 沈葆桢认为， 海
防和海军建设首在得人， 要有人才。 轮船制造不重
在 “造”， 而重在 “学”。 “海防根本， 首在育才”。
“船政根本在于学堂”。 同治十二年 ﹙1873年﹚ 十月
十八日， 沈葆桢上奏， 建议选派船政学堂首届毕业
生赴法国、 英国留学深造。 他认为： “欲日起而有
功， 在循序而渐进； 将窥其精微之奥， 宜置之庄岳
之间。 前学堂， 习法国语言文字者也， 当选其学生
之天资颖异、 学有根柢者， 仍赴法国， 深究其造船
之方及其推陈出新之理； 后学堂， 习英国语言文字
者也， 当选其学生之天资颖异、 学有根柢者， 仍赴
英国， 深究其驶船之方及其练习制胜之理。” 光绪











“西学精益求精， 原无止境， 推步制造， 用意日
新。” “俾人才蒸蒸日盛， 无俟藉资外助， 缓急有
以自谋， 大局幸甚。” 他主张， “出洋学生宜源源













阂， 号令参差。” 沈葆桢关注到此事， 于同治九年
﹙1870年﹚ 八月奏请简派轮船统领， “以资训练而
靖海疆”。 该轮船统领的职责是对所统辖轮船将士












条。 其中规定： 统领外应派分统以专责成； 挑选水
师弁兵在船练习； 弁兵人等技艺精通者分别给予职





率各员弁驾驶出洋， 认真操练， 技艺愈精， 胆气愈





在轮船未成船前， 进行巡缉近洋训练， 成船后， 这
些水勇 “即可擐甲登舟， 驾轻就熟。” 在兵轮船成
船多号后， 他主张选派轮船统领， 统一指挥， 统一
操练， 统一调度。 他建议轮船统领随时周历轮船驻
防各口校阅， 一体操演。 兵轮船上的官弁、 兵勇专
心训练枪炮， 不再练习传统弓箭。
按当时的提法， 沈葆桢把海军称为 “轮船水
师” “水军” “外海水师” “海洋水师”。 他说：
“无水军则陆军气脉不贯”； “外海水师之议断不容
缓”； “外海水师决不可不创”。 他认为 “陆军固自
强根本， 然无水军， 则陆军气脉不贯。” 在沈葆桢
看来， 偏执一端， 只重陆师轻视水师， 或仅重水师
忽视陆师， 都是错误的。
沈葆桢非常重视铁甲船的拥有， 屡屡建议购置
铁甲船或自造铁甲船。 他在 《致李少荃中堂》 函中
说： “晚之议购铁甲船也， 与主人翁申约不啻十余
次”。 而向李鸿章进言铁甲事 “不可以次数计”。 他
设想建成一支外海水师。 这支水师要有铁甲船两










防”， 是海防建设的重要部分。 沈葆桢指出： “台
湾海外孤悬， 七省以为门户， 其关系非轻。” 台湾
“倭事” 起， 沈葆桢以船政大臣身份奉命赴台处理
倭事。 倭事毕， 光绪元年 ﹙1875年﹚ 正月二十七
日， 沈葆桢又奉命前往台湾督饬该地方官 “将抚
番、 开山事务通筹全局， 悉心经理。” 沈葆桢数次
亲临台湾， 考察、 了解台防， 筹划布置台防。 但所
看到的台防现实令他可忧可叹， 他说： “台地之无
备， 甚于内地”。 “台地千余里竟无一炮”。 在澎湖，
这一台湾重要出入门户， “为台厦第一关键”， 虽然
有砖砌炮台一座， 却薄仅数寸， “炮门甚多而无
炮。” 其他处处有口， 处处宜防， 却有口无防， 有海





战， 而是步步踏实布防。 他深悉日本侵略者 “驻兵
琅墧， 而意注台北” 野心， “总窥我警备尚虚， 意
存观望”， 所以强调要以实力说话。 他说： “不战
屈人， 洵上上之策， 但我必有可以屈人之具而后人

















FU JIAN SHI ZHI
日军入侵牡丹社事件办结后， 沈葆桢奉命在台
办理开山抚番事宜， 开发台湾东部， 南、 北、 中三
路开地各数百里、 百余里不等， 创碉设堡， 建筑城





府三县。 他建议于艋舺创建府治， 名台北府， 并建
淡水县、 新竹县、 宜兰县三县。 光绪二年三月， 朝
廷颁谕， 规定福建巡抚冬春驻台， 夏秋驻省， 省台
“两地兼顾”。
在巡抚移驻台湾获批后， 他又奏请裁汛并练，
酌改营制， 统归巡抚节制， “以一事权”。 他指出：
台湾营伍废弛， 其积弊之深尤所罕见。 “裁汛并
练” 就是裁撤分汛， 并营操练。 以五百人为一营，
营伍皆归巡抚统辖。 千总以下将官即由巡抚考拔；
守备以上仍会同总督、 提督拣选题补。 为了便民
生、 广招徕、 兴垦殖， 沈葆桢奏请废除一切旧禁，
如禁内地民人渡台， 台地民人不得与番民结亲， 禁
民人私入番境， 禁铁、 竹交易等。 他在奏折中阐明










湖， 登岸查阅岸上炮台修筑情况。 十月初一日 ﹙10
月29日﹚， 沈葆桢由海道入江赴任， 十一日 ﹙11月8
日﹚ 抵达江宁省城。 途中， 他顺道勘察了吴淞、 江
阴炮台。
上任后， 沈葆桢商调闽局制造的兵轮船驻防南
京、 上海等海口， 加强海防防备； 巡视长江各水师
和沿江各炮台； 购置枪炮， 弥补各炮台武器弹药配
备； 督察各水师、 防营操练等。 面临两江辖境的防
务及经济社会状况， 他深感忧虑： “四望茫如， 不
知所措手处。 缉匪筹饷二者并棘”。 南洋海防经费
奇窘短绌， “海防之款， 丝毫无存”。 “夫以饷款
如此之绌， 海防如此之重”， 面对这一严重矛盾，
沈葆桢感叹毫无应付办法。 他在函牍中写道： “此
间名为地大物博， 实则外强中干， 岁云暮矣， 京协
索饷者， 雪片飞来， 举无以应之。 又不得不格外设
法， 谋所以应之， 东塗西抹， 寅支卯粮， 本省益百
孔千疮， 无以自立矣。”
沈葆桢扶病巡阅江北， 那里的凋敝情形， 也令
他 “目不忍睹”。 “江北兵燹之余， 加以岁歉， 命
盗重案， 无日无之。” “江淮哀鸿满野， 疆吏束
手”。 他说： “但求一瞑不视， 勿见此不堪寓目情
状”。 有鉴于此， 他认为： “内治急于外防， 察吏
难于选将。 不早为之所， 恐季孙之忧， 不在颛臾。”
“内治” 和 “外防” ﹙海防、 国防﹚ 说起来都很重
要， 但 “外防” 要有 “内治” 做基础和支撑。 例
如， 两江海防需要添置铁甲船和二十号兵轮船， 没
有朝廷决策和财力就办不到。 沈葆桢察觉到 “内




总理船政、 渡台办防、 督办江防时期的思考， 他对
海防和海军建设提出的建议和主张， 具有时代现实







者愈亟矣。” 他预言： “西洋或隐忍幸和， 东洋则
终须一战”。 日本的伎俩不如西人， “而狡悍过之。
其性如扑灯之蛾， 不投诸火不止。 舍中国又别无可
















进武器装备； 海防和陆守、 水师和陆军并重； 海防
建设和海军建设要有海军军事人才和专业人才； 海












建章立制、 生产运作、 厂务、 学务、 船务管理奠定
了良好基础， 为船政创业作出突出贡献。 10年间，
船政创造轮船16号， 除2号系商船外， 其他14号均
为兵轮船， 分驻天津、 牛庄、 山东、 澎湖、 台北、




中， 有制造学生14名、 艺徒4名， 被派往法国留学




2. 主持修筑福州马尾炮台， 台湾澎湖、 安平、








修河堤、 行海运、 缓开关、 筹积谷、 拔罂粟、 挖蝗
子、 整顿盐务、 筹划海防、 筹办饷需等。
以上都是沈葆桢留给后人的重要海防和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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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清实录》， 中华书局198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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